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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吴中志怪小说的盛兴

徐 慧

提 要 要 明代吴中志怪小说在明中期的盛兴昭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文体
态貌及接受史呈现出小说文体在明代嬗变的过程，即由子、史部附属地位到说部独立成熟
的发展过程。志怪盛兴是明初文归台阁至中期文权下移后，文人对诗文主流文体“按经
受礼”束缚的挣脱;是文人于经义、文章之外的一种有效的才志伸展和建志留名的方式，

亦是明中期特殊时代背景下世风和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 志怪小说 小说文体 文权下移

明代所编类书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如陆贻孙编《烟霞小说》二十二卷，删取稗官杂
记，凡十二种。沈节甫编《纪录汇编》二百一十六卷，采嘉靖以前诸家杂记、文士馀谈、志
怪小说之类书籍一百一十九种。另高鸣凤编《今献汇言》二十八卷，收三十九种子部著
述。李栻编《历代小史》一百零五卷，收一百零六种，陈继儒编《宝颜堂秘籍》六集，收二百
二十五种，陶宗仪辑《说郛》一百二十卷等等，这些类书均收有明吴中文人所著志怪类著
述。从明人所辑类书之富可见出明人著述尤其是子史部志怪杂著之多，志怪撰述于明中
期的盛兴昭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下对其略作探讨。

一 明代小说文体的嬗变

志怪小说虽可溯源至《齐谐》，然却一直处在子史之夹缝中生存，文体功能或为劝诫

或为练史笔，因其内容的卑猥庸杂、诡诞不经，总难登上大雅之堂，更遑论文体的独立发
展。直至明中期，志怪作品仍兼及正统诗文和杂著的特征，从志怪作品的自序亦可看出，

此时子部、说部著述的独立价值还不够明确，如祝氏对于《志怪录》的撰述和流传的自信
还是缘于《夷坚志》所开的先例。更确切地说，此时俗文学的文体功能还处在待开掘中，

正由附属向独立过渡。试以祝允明为例来说明，吴中文人中，祝允明的思想和撰述是系统
性、整体性最强的一位。但从总体来看，其知识及撰述仍然呈现出杂化的特征，他曾书
《夷坚志》，王世贞亦称:“京兆任诞好怪，与景卢臭味合，宜其尔也，比之待诏杜阳春风，斯
下矣。”①其子史杂著所记的大量神鬼怪妖和奇闻轶事实为志怪猎奇，从知识学角度来看，

确实多荒诞不经、委妄不羁之谈，甚至不乏淫言媟语。然其自序和多处论说文字却反复强
调“语怪”实为“语常”、“意在传信”，以“备正史之余”。《祝子罪知录》更是不吝数千言为

①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 163《祝京兆书夷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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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之实有”而辩护，以此为其大量神鬼怪妖故事的记述作理论铺垫。祝氏虽然意识到
志怪作品“恍语惚说，夺目警耳，又吾侪之所喜谈而乐闻之者”①和资谈助、广异闻的娱乐
性质，却也要硬将趋避劝惩的道德功能的价值标签贴上，或者将其往传信裨史的史传体上

强拉，如其《野记》的撰述就俨然被归为史笔:“金匮石室之藏，弟拾诸司，供报漫漶者录焉
尔，王相谓皇朝史良不可信，而余闻杨生与陆生论史，窃矣，当代秽陋鄙最。孔氏曰:礼失
求之野，则夫探纂缀辑不有赖于其人乎? ……而所采跖往往取诸信哉，其备史官之放失
也。”②其志怪的叙述法和对故事来源的交代都意在表示其作品的写实性，整个撰述表现
出从史到子部、说部即从史传体散文到小说传奇过渡的文体特征，好像非但如此，无以保
证其“合法”性和传世的可能性。小说于史部的寄生性由来已久，不少作家甚至以写小说
练史笔，如洪迈著《夷坚志》，“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删之，则误之甚矣。陈振孙
讥迈为谬用其心，其说颇正。陈栎勤有《堂随录》，则谓迈欲修国史，借此练习，其笔似乎
曲为之词，然其中诗词之类往往可资采录，而遗闻琐事亦多足为劝戒，非尽无益于人心者，

小说一家历来著录，亦何必拘于方隅，独为迈书责欤?”③志怪之作或为练史笔，或可资诗
词，或为劝诫，或因历来即有而作，尤难见出其独立价值。
以下试举明初中晚各期志怪论来略窥这一文体在小说接受史上嬗变的历程。
上表所列略以时间为序，选取了明前、中、后各期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关于稗官志怪类

作品的言论，严格来说，这些言论都存在言说者身份和言说语境所带来的主观性和特殊

性，而无法准确、客观代表明代文人的普遍看法，需要一一具体化分析，但上表所列仍然显
示出这样一种直观性:即宏观整体来看，明中期文坛对志怪类作品的文体性质、态貌、功
能、价值等认识所呈现出的模糊性和过渡性。众所周知，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以小说、传
奇为主的俗文学成为明清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于文学史的巅峰，成为各擅
一代的翘楚。然而对于明代志怪类作品在文论史上接受和认可的进程勾勒，却能明显看
到，在明中期吴中地区杂学盛兴的背景下，这一文体种类在诗文等雅文学文体的夹缝之中

缓慢崛起和雅俗文学相互吸收共进的过程，以及传统的文人创作主体在雅俗文体之间的

挣扎和游移之状。

二 明代吴中志怪盛兴的原因

吴中文士对志怪撰述的热衷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于传统诗文主流文体“按经受礼”
束缚的逆动和挣脱。这种挣脱得力于文权下移而致的创作主体的变动，及由此而来的对
于书写内容的更新。吴中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改变了传统读者群
体和单一的主流文化格局。各式各样的作家身份不可能也不愿意再苦心孤诣地去深究诗
文创作之法，其非儒、非士的身份也无须再承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被吴中多有的超然、孤傲、自惬而怡然自
得的艺术式人生方式所消解。抄书、藏书、撰书等不过是其博雅尚趣的生活所追求的一种
实现方式。因此，吴中文人的撰述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知识拼贴、补缀的文体概貌，内容

①
②
③

［明］毛文烨:《野记原序》，见祝允明《野记》。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144，第 1229 页。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142，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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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志怪论举偶 论述阐说 时段

金 幼 孜，建 文 己 卯

(1399)举人。
若经、史、诸子、天文、地理、医药、卜筮、稗官、小说
之类，名虽不同而总谓之书，然而经以载道，史以

记事，至于百家之书，人亦莫不资之以为用焉。予
尝观夫古人藏书之多，至于汗牛充栋，则凡于此又

岂有一之不备哉? 《金文靖集·廉泉书舍记》

作者对于百家之书价值的认识

还在模糊和含混的“资之以为
用”、备之无妨的概念中。

前期

方孝孺，字希直，宁海

人，官至文学博士。
然语怪神之事，一以理胜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

载当时人品，而具评其事，非按经受礼，不敢略于

中臆之说，故至今传而不废也。《逊志斋集·读风
俗通义》

作者认为语怪之书传而不废的

秘诀在于“至理之言与天地并
存”，而非语怪内容本身。

前期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

广 昌 人，景 泰 甲 戌

(1454)进士。

志怪者，既笔之于书，好怪者，又深信其说。嗟夫!
自古岂有以妖术而成功者哉? 使果有其术，卫霍

英卫必用之矣，此可决知其妄也。《椒邱文集·以
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

在对兵家以妖术为兵法以取成

功的批判中表现出对志怪作者

记述假幻而惑众的咎责。

前期

王鏊，字 济 之，吴 县

人，成化乙未 ( 1475 )
进士。

虽稗官小说、街谈巷议，经于耳而彻于心，每广座
中持论梗梗，若悬河霏屑，听者皆竦而莫测其端。
及得所著《蓬轩类纪》(鏊友黄暐著)，凡若干卷，
上自国家勋德，下及闾阎委巷、方技滑稽、灾祥神
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学有自也，中间
所纪，虽若不能无猥琐，或涉怪异，然皆得之耳目

之所接，父老之所传，缙绅之所述，非无征也。况
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间，他日观民风者采

之，安知国史不有取乎? 或曰所载多吴事，正可以

补郡乘之缺。《震泽集·题蓬轩类纪》

王鏊态度呈现出典刑的过渡

性:一，可喜可愕之小说内容能

引起听者浓厚兴趣。二，小说
之记载亦对作者有博学之要

求。三，委琐怪异之内容仍然
要有所征。四，其价值仍被归
为补正史之缺。

中期

顾华玉，字华玉，吴县

人，弘治丙辰 ( 1496 )
进士。

晴峰早布雪迎人，归路仍飘雨浥尘。地主莫言乘
暇日，山灵真为借佳辰。穷高一览乾坤小，志怪初
惊耳目新。信道宣尼登泰岳，吴门白马望皆真。
《凭几集·往来道中漫兴》

对于志怪“初惊耳目新”的文体
特征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中期

陆深，字 子 渊，号 俨

山，弘治乙丑 ( 1505 )
进士。

志怪者则有祖台，搜神者则有干宝、刘义庆之幽，
明刘敬叔之异苑，皆谓之杂记。其所论神仙之道，
幽冥之事，若失服食炼气，或可以益寿延年，福善

祸淫，聊取诸劝善惩恶，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斯义

何取焉? 《俨山外集》卷二十四《史通会要上·品流
第三》

对于志怪的文体功能仍在劝善

惩恶和“斯义何取?”的质疑中。
中期

王廷陈，字稚钦，黄冈

人，正德丁丑 ( 1517 )
进士。

仙客芝田傍白云，偶遗鹤驭到人群。酒酣射覆多
奇中，歌罢谈玄总异闻。仗剑向幽驱鬼物，焚香当
昼下神君。人间妙术浑难尽，欲续齐谐志怪文。
《梦泽集·席上赠方士》

“欲续齐谐志怪文”表达出对于
志怪类文体的接受和认可。

中期

皇甫涍，字子安，长洲

人，嘉靖壬辰 ( 1532 )
进士。

呜呼! 予观往籍所存百氏杂家，至于街谈巷语、怪
诞恍惚之说见重于世，充斥市肆，而传乃泯没，此

无他，儒者贪冒无耻，奔走营利，世风日靡，夫何有

于是书之存亡也，兄阐扬先志，岂徒存古文于千载

之下，为士林之奇玩而已哉! 《皇甫少玄集·华阳
兄编采高士传序》

这一叙述从反面反映出恍惚之

说见重于世，而文人对于该类

作品的评价和认识所表现出的

反复和参差之见。

后期

王立道，字懋中，无锡

人，嘉靖乙未 ( 1535 )
进士。

有江湖逸士、缙绅先生相与掇庄老之浮谈，驾孔墨
之遗评，左挥尘、右操罂，扬眉扼掔，鼓吻风生，九
流杂沓，百家纵横，纡谲微眇，夸诩纷纭，《齐谐》、
《夷坚》之志，岐阳邹峄之文，探奇猎古，语傀搜神，
谈天炙毂，轶衍陵髠，方朔闻之，而卷舌夷甫，嘅然

以失声，此真谈说之乐也，子岂有取于是乎? 主人

曰清谈成习，晋以陵夷，尤而效之，吾不为也，愿言

其余。《具茨集·泉释》

《齐谐》、《夷坚》、《语傀》、《搜
神》成为清谈之内容，也成为谈
说之乐，以此可见当时小说志

怪普及之风尚。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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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 者 志怪论举偶 论述阐说 时段

胡应麟，字符瑞，兰溪

人，万历丙子 ( 1576 )
举人。

洪景卢《夷坚志》……遍询诸方弗获，……癸未入
都，忽王参戎思延语及云:余某岁憩一民家，睹敝

簏中是书钞本存焉，前后漶灭，亟取补缀装潢之，

今尚完帙也。余剧喜趣，假录之，……余持归，竟
夕不能寐，篝灯披读，……而此编以荒唐璅缀尚巍
然四分之一，非藏书家至快极愉哉? 因亟题其后，

俟异日校而梓之。《少室山房集·读夷坚志五则》

从胡氏对《夷坚志》搜录过程的
记述来看，对于志怪的喜好已

不仅仅为藏书家所专享，篝灯

披读的阅读享受亦不亚于喜获

珍本的愉快。

后期

学问之道非一为之者，往往困于资之难兼而日之

弗暇给，于是或以经学名，或以史学名，或以典章

经制名，或以百家小说名，而学问之途复析而为

四。《少室山房集·策一首》

小说与经学、史学、典章经制并
列成为学问之途、成名之途。

后期

汤显祖，号 若 士 ( 海

若)，临川人，万历辛

丑(1601)进士。

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华又奚害

于涵养性情邪? ……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
儒行，任诞妨贤达哉? ……《虞初志》一书，罗唐人
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沈约十数则，皆奇僻荒诞，若

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口张

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澹不如《世说》，
而宛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迁盗
侠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绛纱，一切

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
语有所托归，律之，风雅之罪人，彼固欢然不辞矣。
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

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何所讨真趣哉? 《虞
初志·点校虞初志序》

汤显祖驳斥“小说有害于经传
子史、有害于涵养性情”之见，
认为志怪无妨于儒行、贤达。
将奇僻荒诞之小说的娱乐功能

独立列出，并与《史》、《汉》比
较，标榜出小说涤荡心胸之观

感和真趣之价值。

后期

上无所不包，带有杂学的性质。其中尤以趣、奇、怪为尚的奇闻轶事、神鬼怪妖故事和地方
耆老故遗、人物传记居多。这些内容自然越出了诗文所能表达、抒发的范围，一些新兴的
知识类型还有待新的归类和统筹。从尊体的角度来说，将这些极力挣脱诗文束缚的畅所
欲言式的创作再勉强揉进传统文体里也不太可能，杂学著作应运而生。究其原因，政治衰
微、文章衰飒，借志怪小说留名建志是士人、文人挣脱束缚、去彼取此的重要因素。自《春
秋》、马班叙史以来，官司其职，国史图籍无不整齐公正，所谓“礼失求之野”，“国史兹以
还，官丧其职，王版图籍散乱，而家各有作，东京犹可指数，降至李唐而后，丛谈不可殚已。

岂非以上绝其道，而下骋其说哉?”①唐会昌后，文章衰飒、文风衰微，才力豪劲之士均转而
用心于滑稽俳笑之类，以托其永传不废，所以唐志怪传奇一时兴盛，段成式《酉阳杂俎》即
是其一。文人无以建志，毫无寄托，谋求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以求建志是时势使然，加之从
传统诗文制作与小说流传情况来看，后者优于前者，制作泯灭，借小说以窥作者之才气、文
风者大有人在。志怪小说虽不如删《诗》《书》、制礼乐来得恢宏，然从传统立言不朽的角
度出发，亦可作为才志伸展和不朽之事业了。

这一点还可以明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为例说明，《西》三卷纪西洋诸国朝贡之
事，“凡道里远近、风俗美恶、物产器用之殊，语衣服之异，靡不详载”②，可谓“奇书”③。

①
②
③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 104《读夷坚志五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 25《西洋朝贡典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78，第 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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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黄子以“高谭五经，富眩千轴”之才，何以“役于裔荒恢奇之形，而甘似于《齐谐》志怪之
见也哉?”①从祝允明《西洋朝贡典录序》可知，实由明中期古文写作在科举时文的挤压之
下难伸拳脚，满腹才学的志士文人在场屋举业的磨折中遭受严重耗损和阻滞，并被排除在

用世建功的体制之外，退避之下，文章、文学又面临着不尽如人意的场景和状态:“斯今之
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较礼，附丽经师;或猎琐浮尖，依俙文苑。”②“横绝英雄”实在不屑困
游于三场二试、腐章屑律之间，故去彼取此，转而以杂述杂著见志。祝氏《野记小叙》也
称:“坐志弗、勇弗，即条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忆胸鬲，获之辄书大概，网
一已漏九矣。”③概言之，吴中文人对于志怪撰述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个人科举失
利的经历和对于应试性知识的反对，在事功、文章难以得到实现的情况之下，志于立言不
朽的士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染指于志怪撰述，这亦是另一有效的施才骋艺和留名建志的途

径和方式。志怪作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人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志向的舒张，这类文人的
状态同时也体现着其身份的过渡和游离，即在仕隐二途之间无法作出坚定果敢的选择，同

时怀着兼济和独善的理想，在撰述上也兼顾到言志之作和“从吾所喜乐”④之志怪作品。
明中期是明代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和转折期，是明代社会走向

全面衰落的起点，虽然各种社会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然整个社会充满着各种动荡的明潮

暗流。身处其中的文人在阔大的宇宙和历史长河中，敏锐地感知着各种变化和衰败，却无
法超越其所占据的特定时空点，他们并不能预计明朝的未来，充斥内心的是较之前代略显

黯然平庸的失落感，众多新旧事物交替而来的良莠丛生的茫然失措感。超自然的怪力乱
神成为人们心态的最好表达，胡应麟尝记:“宋有国二百年耳，野处宦达，南渡其时仅仅百
载余，而怪力乱神纷然，若是去庄列之夷坚几何哉? 余生肃皇帝季世，济承平，今马齿半

百，奇衺诡异事，自生平未一睹焉，则传之耳者，率诞妄足推矣。”⑤宋南渡的百余年，怪力
乱神纷然，而胡氏生承平之季世，则无睹奇诡异事。明中期，语怪、志怪之作迭出，文人才
士奢谈神鬼怪妖和奇闻轶事，这些谈论、记载的内容、方式和纷然沸扬的谈论风潮征兆出
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弥漫着一种神秘、灵异和混沌的气候，也体现出谈论者的一种幻
灭、无知、畏惧感，这与明中期全面酝酿变革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好是契合的。政治、经济、
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处在亟待变革以求发展的局势下，爆发出来种种关于复
杂现象的预测、想象和解释，佛道思想在中晚明也异常活跃，人们甚至将思维伸向了不可
知的有神论体系之中，借助神灵、宗教等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将事物的发生发展归
为偶然、巧合和反常的非决定论里。这是社会历史文化在前进过程中尤其是变革初期所
表现出来的失重感和无助感，从这一点来说，“自然流露”式的谈论、记载是志怪作品迭出
的一个合理解释，也可看作是对隐约动荡的社会前进方向和方法的一种努力探索和尝试。

(作者通讯地址:徐慧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48)
(责任编辑 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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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 25《西洋朝贡典录序》。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 25《西洋朝贡典录序》。
［明］祝允明:《野记·野记小叙》。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录·自序》。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 104《读夷坚志五则》。


